
第四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與會報告

陳宏淑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自 2004 年起，每

兩年舉辦一次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，第四屆研討會主題為「書寫

中國翻譯史」，會議期間為 2010 年 12 月 19 至 20 日。此次我有幸

獲選與會發表論文，願以此與會報告與讀者分享心得與收穫。

顧名思義，「譯學新芽」是以青年學者為主要的論文邀集對象。

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在會中語重心長表示，他對與會的

青年學者期望甚高，希望藉由一屆屆的譯學新芽研討會，從新一

代的學者開始培養嚴謹的研究態度與治學精神。從研討會的許多

細節可以看出王教授所謂的嚴謹絕非空泛之詞，自論文的嚴格評

選至教授的精闢講評，處處可見這種嚴謹態度的具體實踐。根據

翻譯研究中心的資料，此次研討會共收到 134 份來自不同國家地

區的論文，經由王宏志教授聯同兩位中心名譽研究人員慎重審查，

其中 55 份通過第一輪評審，之後再經過第二輪論文全文評審之後，

共有 17 位青年學者通過篩選而獲邀發表論文。此外，翻譯研究中

心邀請前來講評的教授除了王教授本人之外，還包括黃克武、鄒

振環、羅崗、關詩珮、沈安德（James St. André）幾位教授。他們

來自香港、台灣、大陸、新加坡、英國等地的知名大學或研究所，

其專長領域除了翻譯研究之外，也包括中國文學、歷史學、文化

研究等等。堅強的教授陣容，小而精緻的會議規模，在在顯示出

翻譯研究中心周密慎重的工作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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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研討會沒有大拜拜式的歌功頌德，也沒有吃喝旅遊的社交活動，

有的只是一場場鞭辟入裡的「震撼教育」。我所謂「震撼教育」並非言過

其實。兩天會議期間，大家就坐在一個會議室裡，圍著環狀的會議桌，聽

著 15 位青年學者（有 2 位未能出席）的論文發表。每位發表人的時間是

45 分鐘，論文發表 20 分鐘，接下來的 25 分鐘為教授講評。第一天議程

開始之前，王教授致詞時便先提醒大家：時間寶貴，發表時請直接進入

主題，無須說些感謝主辦單位的客套話。另外王教授也先給大家打一個

強心針，表示這兩天會議的討論都是對事不對人，要大家做好心理準備。

此番談話為研討會的開場增添了些許肅殺氣氛。果不其然，講評時間除了

主要講評者之外，其他教授也幾乎都參與講評，每位教授的講評全都直

指問題核心，可謂句句深刻、針針見血，看似毫不留情，但確有當頭棒喝

之效。第一天早上的議程結束之後，我們這些「新芽」受到猛烈衝擊，中

午用餐時頗有食不知味之感。幾位下午要發表的青年學者草草吃完午餐，

便忙著回會場認真準備下午的發表；第二天要發表的青年學者，則紛紛

取消晚上原本預定的遊港行程，打算晚上要好好準備，以迎接隔天的一

場硬仗。

這樣的研討會形式確實與我過去所參加的研討會大不相同，每一場發

表都好像一場小型的碩博士論文口試，焦點全在發表者一人身上，所有

教授與其他與會學者都針對其論文提供具體的意見與回饋。在這條孤獨

的研究道路上，除了論文答辯的時候之外，大概很少有機會能夠聽到這

麼多人對自己的研究有所批評或建議。儘管某些批評乍聽之下十分尖銳，

但是忠言逆耳乃人生常事，若能敞開心胸廣納建言，的確會覺得很有收

穫。想想在未來的學術生涯中，大家逐漸有了更高的頭銜與地位之後，要

再聽到這樣醍醐灌頂的嚴詞直言恐怕是很難的了。因此，如此特別的研

討會形式與講評風格，我覺得真的能讓與會者收穫很大。我不僅對自己

未來的研究有了更清晰的方向，也從別人的研究與教授的講評當中，看見

許多自己也可能犯下的毛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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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教授的講評當中，大約可以歸納出我們這些青年學者的幾點通病。

第一，跨領域研究的能力不足。翻譯研究可說是跨語言、跨領域、跨文化

的新興領域，中文系出身的人外語能力不足，外文系背景的人中國文學底

子不夠，而這兩個領域的研究人才又都缺少歷史系的史學研究訓練，所以

若要研究翻譯史，研究者必須努力填補自己的不足之處，讓自己的研究得

以面對任何學科的眼光與考驗。第二，研究範圍太過籠統空泛。選題如果

不夠聚焦，研究的內容便可能變得鬆散空洞。研討會論文應該就針對一個

小子題深入探討，切忌以一萬字的篇幅來處理應以十萬字加以討論的內

容。第三，除了「有所發現」之外，研究者往往缺少「有所發明」；換句

話說，研究者應該把自己的發現與某個更大的問題連結起來，形成一套自

己的創見或觀點。目前有太多研究只是資料的整理或呈現，似乎都停留在

表面化的模式，而且幾乎可以複製套用在不同的主題上，導致許多論文看

起來千篇一律。研究者應該把研究結果提高到論述的層次，主題夠具體，

探究夠深入，才可能產生自己獨到的論點。第四，學術規範不夠嚴謹。即

便是腳註、引文、參考書目這些小細節，都可以看出研究者是否以嚴肅的

態度來做研究，除了格式要符合規定並且全文一致之外，也要注意引用的

來源出處一定要註明清楚，以免有抄襲之嫌。

以上幾點看似老生常談，研究者早在修習論文研究方法之時就該有所

體悟，但是知易行難，這幾點確實是研究領域的新手們經常輕忽大意或

力有未逮之處。幾位教授的再次提醒，確能達到振聾發聵之效。從教授

們的講評可以聽出他們對每篇論文都有相當的了解，其用功程度不在話

下；而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對與會者交通與食宿費用的補助，也顯

示了主辦單位希望吸引優秀人才的用心。翻譯研究中心除了舉辦譯學新

芽研討會之外，每兩年也舉辦一次中國翻譯史研究暑期班，另外也與上

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合作發行學術期刊《翻譯史研究》。王宏志教授不遺餘

力推展中國翻譯史研究，也大力提攜後進晚輩，其學術熱情與使命感令人

敬佩。整體而言，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具有精緻而嚴謹的會議品質，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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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有志於翻譯研究的青年學者投稿參加。此次研討會不僅讓我在學識

與能力上有所精進，也讓我與幾位青年學者培養出革命情感，相信日後在

彼此的研究領域會有更多合作交流的機會。此行所見所聞，令我深感獲

益良多，以此文與讀者分享心得之際，也請容我在此對香港中文大學翻譯

研究中心致上最高謝意。


